
陆军上将布雷德利有一句脍炙人口的

名言 ：“业余军事家谈战略，专业

军事家谈后勤。”这句经久不衰的格言不仅闪

耀着智慧，而且跨越时空，折射出当今时代

新军事作战方式的根本转变。君不见 ：业余

军事家继续在谈战略，专业军事家则越来越

多地谈信息——如何获取，如何使用，如何

克服我军海外部队和本土安全机构面对种种

挑战以及这些挑战的速度、复杂性和特征，

而做到持续获取。信息的作用在战争中的提

升，缩小了过去所存在于情报提供者和运用

情报作战者之间的差距。1 但是，只要情报

继续被视为一个产品生成过程，而非作战行

动的一个密合元素，就意味着双方之间仍有

相当一段距离需要弥合，需要在其中创造一

种协同运作的精确关系。本文认为，空军的

情报 / 监视 / 侦察（情监侦）界——或者说整

个美军——必须转变文化思维，把对情监侦

的看法从农夫之见（有条不紊生产情报）变

为猎人之见（预见、发现、盯住那些出没无

常且常常危险的猎物），是以做到从容应对未

来数十年的挑战，消除长期以来情监侦与作

战行动之间的隔离。

空军情监侦界在情报搜集、分析和报告

方面表现卓著，为国家和战区执行大量情监

侦任务，管理着极为复杂的情报搜集任务表，

运行着覆盖全球的天空和太空传感设备，提

供近实时的一流分析服务，与各军种各盟军

各联合部队以及各国家中心机构进行协作，

为各方输送大量的区域和国家重要情报。2 这

个过程虽然高度有效，却仍然类似于农业中

的“成批处理”——耕田播种，到时收获，

定期送往市场——而不似猎手捕杀狡猾的猎

物。我们即使在使用战区情监侦空中资产，

也只是在根据别人的需要被动地搜集和提供

情报，而不是主动预测和猎捕下一步所将需

要的情报。今天的空军情监侦已经成为作战

行动，然而在将之运用于当今环境中的各种

任务时，却迫切需要从战略上加以改进。只

要浏览一下我军在处理伊拉克“飞毛腿”导弹、

波斯尼亚 SA-3 地空导弹、伊拉克和阿富汗

高价值斩首目标，以及当前和未来敌人移动

武器能力方面的纪录，我们就不难意识到这

种改进的重要性。

那么，空军如何才能将自己的世界一流

情监侦能力从农夫的思维改变为猎人的思

维 ? 第一步是把这种思维纳入作战准则，使

大家知道，空军的全球一体情监侦使命包括

猎捕和积极参与摧毁或挫败某些种类的目

标。有了作战准则，就能正确地界定、训练

和磨砺出完成这些使命所需要的情监侦技

能。空军第 480 情监侦联队的前身拥有追猎

德国潜艇的高超技艺和积极参与潜艇捕杀的

经历，不幸的是这段历史已被今人遗忘。3 为

解决当今情监侦的需要，空军建立了天空、

太空和网空行动中心，在全世界和太空中布

设了情监侦传感器系统，构筑了分布式共用

地面系统，作为国防情报信息界的核心组成，

把传感、通讯和分析整合为一体，空军并运

行各种有人值守和管理的情报中心，如国家

空天情报中心等。把这些情监侦节点连通起

来，赋其予猎人的职责，就能开创出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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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空军必须把这个概念写入作战准则，

才能继续发展，接受未来的挑战。

在参与当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非正规战

争中，空军建立了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

其作用最初是帮助所在部队处理、利用和传

发 MC-12W 飞机搜集的情报，后来演变为设

置新传感器，以配合 MQ-9“收割者”广域电

子光学和地面移动目标指示器侦察，再演变

为配合即将部署的“Gorgon Stare”广域机载

侦察系统。4 在地面师级或以下部队，通过

情监侦联络官的作用，空军分布式共用地面

系统和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将全球空军情

监侦网络成功整合到地面部队作战规划和行

动过程之中。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有关联络

官和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的运作机制归纳

成文字，编入空军作战准则或者战术 / 战技 /

战规（TTP）手册中。5 如果再不抓紧写出来，

我们就可能丢失这些强大的连接职能以及相

应的经验教训。把这些交叉提示和转译功能

整合到空军情监侦运作的整个频谱之中，我

们将逐步为创建真正的情监侦猎捕模式制定

出一套规范要求。

下一步，空军应该推行一套连贯的方式，

把我们的各种空天作战指挥中心、分布式共

用地面系统，以及网络中心协作寻的系统联

结起来，不仅仅为了提供情报，更为了以猎

人的方式实施情监侦作战。最重要的是，这

种方式应包括训练空军情监侦人员熟悉动态

作战环境并实时参与猎捕过程，而不只是为

联合作战指挥部担任批量情报的分析员、收

集员，或者报告员。空军需要情监侦战士与

空中射手“并驾齐飞”，一如我们在越战后期

空袭河内的“茶叶球”（Teaball）行动。6 这

种做法不会弱化我们对图像分析员、信号分

析员以及其他情报技能人才的需要，这些技

能同样为军队和国家情报部门所必需。但是，

我们的确需要采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组织、

训练、并装备情监侦猎手。空军的一项核心

功能是把握空天优势，它要求情监侦猎手参

与联合部队指挥官的努力，抗击潜在敌人的

一体化防空系统、战区弹道导弹，以及反卫

星武器。这也是空军的核心功能，而不仅仅

是对情报界的支持功能。

因此，空军情监侦局必须向第 480 情监

侦联队、情监侦大队、其情报分析和报告团队，

以及其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赋予猎捕各类

移动目标的使命，并建立执行这项使命的程

序。这些部门需要加强训练，熟练开展近实

时交叉任务（共享情报），把握有效执行任务

所需的态势感知，通过网络推动与空天作战

指挥中心情监侦猎手分析员开展实时协同，

开展整体运作，集中力量“发现、盯紧、消灭”

猎物。凭借这样的准备，他们将能快速给出

正确的答案，使目标打击小组抓住时机及时

行动，有效打击转瞬即逝的目标，显示空军

在充分理解联合部队指挥部使命型命令及其

意图的基础上，开展分散执行的强大效用。

这种方式所需的技能，不同于那种依据指挥

部或情报部门布置的任务开展惯例性具体情

报收集和报告的做法，空军的情监侦团队必

须知道如何执行使命性命令，了然于心，以

此作为整个组织的核心功能。

其结果，情监侦部在联盟 / 联合部队空

中统一指挥官所领导的联合 / 联盟空天作战

指挥中心的领导下，必须学会猎人情报搜集

管理，学会保持“杀手”决策的方式，一切

围绕各种使命的组合。而目前，这些都还是

互相分离的程序。我们必须为空中统一指挥

官创造条件，使他能够根据使命组合推行正

确的情报搜集分配，提供近实时的决策支持。

情监侦部必须成为在分布式共用地面系统和

空军情监侦收集员 / 分析员之间推动协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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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情监侦：猎捕还是搜集

有效合作伙伴，知道如何从战术上发现和使

用国家数据，迅速做出决策，确保猎人 / 杀

手及时发起行动，歼敌于察觉之前。用著名

军事理论家博伊德（John Boyd）的话来说，

就是情监侦部必须作为积极参与者，执行和

加快 OODA（观察、定向、决定、行动）周期，

将之用于情监侦作战，将之挂钩到联合部队

指挥官的使命目标，实时运作，把时差缩小

到分钟甚至秒钟。

对天空、太空和网空情监侦作战人员而

言，这种要求意味着他们必须理解全局，并

获得适当训练，知道如何高效使用自己的系

统来参与猎捕过程，知道如何与其他各方有

效协作。理解了敌人以及天空太空网空部队

所执行的使命，他们就能围绕使命目的来运

用自己的传感器专业知识，做到有的放矢，

成为空中统一指挥官的更得力助手，为联合

或联盟部队指挥官及盟军提供更加实际的猎

捕能力。当前，我们的情监侦传感器战士只

是被情报搜集任务表所驱动，亦即受驱动于

一套复杂的任务，按照后方指挥部的大批情

报要求，排出轻重缓急，逐一提供。这个过

程颇像市场的供需过程，而不像猎捕过程，

是根据上世纪中期的能力和文化思维而形成

的，现已不合时宜，必须改变。既然动物、

潜艇、恐怖分子、地空导弹等都藏在暗处，

企图躲避猎人的追捕，猎人就必须理解这些

猎物的踪迹，培养出迅速感知、响应和射杀

的能力。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制定

出战术 / 战技 / 战规手册，把情监侦部、射手

部、以及指挥与控制部整合为一个团队，协

同执行“发现、盯紧、消灭”使命，时序上

战术上一气呵成。这些战术 / 战技 / 战规应该

纳入将传感器用于情监侦猎人使命的概念。

情监侦猎捕结构中的所有部门都应理解情监

侦猎人执行使命所需的技术能力，无论是应

对实际战争的迷雾和摩擦，还是界定未来系

统要求和人工界面。这种整体运作方式的关

键措施之一，应该是在内华达州的奈利斯空

军基地建立一个情监侦测试评估单位，以把

情监侦部份整合到当前开展指挥与控制及空

天系统测试和评估的单位运作中。当前的结

构，体现为使用地理分散互不关联的分队来

测试 U-2、MQ-1、MQ-9、RQ-4 和其他情监侦

平台，而不是对根据作战环境精心复制的各

类配置进行真正的实战测试，也不是按照这

些作战平台的真实能力来把情监侦分层整合

到测试场景中。还有，同空军的其他作战单

位一样，我们需要制定训练和能力认证要求，

包括定期复训、证书更新、技能指标测定、

以及覆盖空军使命频谱各领域的情监侦作战

能力表现跟踪。这些努力如果都能到位的话，

还可生成一项积极的附带效应 ：我们将告别

那种一直把作战行动和情报行动分开的“工

业时代”军事文化，迎来一种更适合信息时

代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将提倡作战 / 情报一

体化，将在行动、精确性和效率方面产生前

所未有的强大合力。 

我们站在军事作战新时代的顶点，情报

的速度、技术的发展、组织机构间的网络化、

以及军人的思维方式，都将直接影响我军未

来军事活动的成败。我们能否成功，就在于

我们能否在全球范围比敌人领先一步，更快

地感测、知悉、决定和行动。面对技术的发

展和挑战，我们藉以获得思考和行动所需时

间的地理缓冲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

摒弃情监侦中的农夫文化思考方式，改为猎

人的行事方式。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已经

为我们稍微展示了这种猎捕功能，但我们必

须加强努力，将此经验发扬光大，以胜任明

天的任务。作为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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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准则中反映驾驭和连接情监侦界内所有

节点的重要性，以猎人之见取代农夫之见，

并改变作战部队对自己在情监侦领域的职能

的看法。放眼未来，空军情监侦专业战士必

须树立超前意识，先期行动，确保为军事战

略的成功提供必要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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